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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2014年簽署《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其中第19條自立生活與社區生

活，提到政府應該提供社區環境設施無障

礙以及個人支持，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在社

區中生活。近年來，身為使用電動輪椅的

障礙者的我可以感受到公共環境無障礙的

進步，但是在個人支持相關的資源，像是

輔具、人力協助仍然很不足。以我自己為

例，身為一位30多歲的女性，領有身心障

礙第七類極重度手冊，長照評估失能等級

8級，這些評估結果無法清楚描述我生活

所面臨的障礙與需求，而且提供的支持仍

然非常有限，在人力協助部分連支持我基

礎的生理需求都有困難。

我計算過我一天至少需要到17個小時

的人力協助，從準備上床睡覺、夜間翻身

到起床刷牙洗臉坐到輪椅上大約10小時、

洗澡1.5小時、三餐2.5小時、上廁所每次

20分鐘每天4次約1.5小時，再加上生活中

的一些瑣事，像是拿東西、倒水、洗衣服

等約1.5小時，才能維持我一天的基礎生

理所需。然而，現有的政府服務無法滿足

我的人力協助時數需求。以我被長照評估

認定為失能等級8，每天從長照獲得約2-3

小時的居家服務，自立生活的個人助理服

務2個小時。政府能夠提供的服務時數大約

5個小時，我仍需要自費12小時的服務。

在原生家庭的支持下，聘僱外籍看護

工支持我的生活，讓我可以就學、進到一

般職場工作，有社交生活，發展自我。但

每兩到三年就會碰到外籍看護工需要放長

假，或者是契約期滿回國，會有人力協助

的空窗期，過去這段時間大多由媽媽成為

主要照顧者。隨著我年紀越來越大，也開

始思考未來媽媽不能協助時，該怎麼辦？

2021年，外籍看護契約期滿回國，我

在等待下一個看護的日子中，有嘗試詢問

仲介公司是否可以轉介其他的協助者，但

高時數人力協助需求障礙者
在社區生活大不易：

服務轉銜斷裂與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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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辦法轉介。於是我嘗試使用長期

照顧和自立生活的個人助理的資源，在過

程中看到作為一個使用者使用社會福利服

務的困難以及政策的問題。

碰到以下幾個問題：進入服務需要自

行提供資料、沒有服務銜接的概念、資源

不足與資源分配的合理性。

壹、 使用政府服務的困難：不同

系統沒有連結，連語言也不

一樣

在外籍看護準備離開前的兩個月，就

和相關單位確認需要哪些文件，希望讓服

務在外籍看護離開的當天就可以進入，再

加上受到疫情的影響，不確定新的外籍移

工什麼時候可以銜接，而喘息服務一年只

有126小時（5.25天），要應付外籍看護

每個月的休假以及空窗期基本上是不夠用

的，因此需要申請能夠使用專業服務的資

格。但長照單位卻需要服務使用者主動提

供外籍看護解聘函或者是出境紀錄，才能

在隔天或後天提供長照的專業服務。

與相關單位聯絡的過程中，每個單

位所使用的語言和定義不太一樣，直接和

長照單位要求相關的範本時，他們又跟我

說你找勞動相關單位，但勞動單位提供的

資料，長照管理單位卻又有不同的解讀方

式。例如：今年二月，我的外籍看護提早

解約，需要去勞動單位進行勞資調解，上

面的終止聘僱日期會壓在勞工離境之後的

日期，因為依據勞動相關的法規，外籍移

工必須在這個日期之前出境，勞動單位擔

心如果遇到天災或者是班機延誤無法在當

天順利出境，一般都會把日期往後壓一到

兩個禮拜，而長照單位只認定終止聘僱日

期。如果要提早開始使用長照專業服務，

必須另外主動提供外籍移工的離境證明，

最快要在班機起飛後的一天才能到航空公

司申請相關證明，費用是100元。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的單位和管理外

籍看護工勞動的單位沒有相關的系統直接

進行連線，兩個單位用的語言不同，卻要

由使用者主動去了解相關規定並提供佐證

相關資料，搞懂相關的規範過程中就已經

花費了我兩三天的時間，對服務使用者來

說，這麼複雜的過程，早就放棄使用服

務了。

貳、 人力協助服務：需要銜接和

適應期

在人力協助上的相關政策中，缺乏服

務銜接的概念。自行聘僱外籍看護者，若

巴氏量表不是零分，只能聘用一個外籍看

護，外籍看護工必須一進一出，中間完全

沒有交接的可能，如果有交接期，聘用相

同國籍的外籍看護工，因為語言相通，透

過老手帶新手的方式，可以讓新手快速的

進入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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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國內的長期照顧服務狀

態，也缺乏服務銜接的概念。以2021年我

申請居家服務的情況來說，我申請的居家

服務時間為每天早上7:30到9:30協助我起

床，事前有詢問居家服務員是否會使用移

位機，但普遍居家服務員都沒有使用移位

機的經驗。其中有一家居服服務單位督導

打算七點來簽約，問題是我人都還在床

上，我要怎麼簽約呢？而且他們還預設居

家服務員當天來就可以直接協助，讓我非

常的不安。根據我教其他協助者的經驗，

許多人沒有碰過像我這樣這麼柔軟幾乎沒

有力氣的人，常常會不知道該怎麼拿捏力

道還有如何協助，很需要有另外一個人進

行相關的動作示範，讓新進的協助者在安

全以及安心的情況下操作過一次。

當我提出需要先進行教育訓練或者

先請要服務的居家服務員碰面了解我的情

況，但服務單位一開始是說沒有這樣的服

務，後來是一直強調居服員出勤就需要支

付薪資。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其實比較像

是面試新員工以及確認他是否能夠勝任這

份工作。在現有的服務制度下，雙方完全

沒有互相認識和確認是否能夠勝任工作的

狀況，只有派遣給居服員你要不要接，或

者對服務使用者來說只有這個居服員可以

提供協助，那你要不要的選擇。

我需要的服務協助時段是每天而且

分散的，不可能只由單一居家服務員提

供，所以我一次要教好幾位新的居家服務

員如何協助，由於是人和人的相處，要花

時間和對方建立關係，了解對方的背景，

建立信任感，在短時間內要不斷建立新的

關係、信任感，要說明所有的生活細節，

甚至針對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說明，過程

中，需要讓對方真實操作，我的身體也要

不斷的被抱和移動，對我來說是非常消耗

體力和精神。

以上的教育訓練都必須在我原本的外

籍看護尚未離境前完成，雖然我可以清楚

的告知協助者要如何進行協助，但是有些

動作其實非常困難、不能單純只用口語進

行表達，而是需要有他人的動作示範，有

時透過動作示範和實際演練，協助者才能

掌握技巧。另外外出時，輔助工具加徒手

轉移位去廁所的教育訓練，我更是有大

量的貼身動作，以及比較高的風險，是需

要很熟悉的人在旁邊進行防護和教學。

長時間協助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人

來進行，不管是單一協助者的工作壓力，

或者是萬一協助者生病或者是無法協助，

對受協助者來說生活就要停擺，這是非常

高風險的，因此像我這種服務使用者要同

時有多位協助者、並適應不同的協助者是

非常合理的。

但是在短期內密集的建立大量新關

係和教育訓練是非常不合適的，因為這是

一個很早就可以預想到的情況，因此是需

要提前準備。政府服務的資格限制非黑即

白，並沒有銜接的概念，即使我已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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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後我的外籍看護會離開，協助人力的

教育訓練其實是至少需要花二個月來準備

的，對我的身心靈負擔比較不會那麼大，

但是相關資格的嚴格限制，我只能在轉

換資格後才開始準備，這也造成我體力

和心理上極大的耗損。如果我今天是全

職工作者，我根本沒有辦法配合這樣的制

度，只能選擇放棄使用服務或者是從職場

離職。

參、重新思考資源分配的可能

在政府的服務資源不足的狀況下，

個人必須想辦法解決自己的生存需求，大

多由家庭的成員承擔大部分的照顧和協助

的角色，若家庭經濟許可的狀況下，選擇

聘僱外籍看護工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我自

己使用外籍看護工、政府資源、和家庭成

員，協助我的日常生活並繳交相關費用

後，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由於我的社會

福利資格是一般戶，使用者付費看起來很

合理。但當一個人因為生理條件的不同，

基礎生存需要他人協助時，需求越高的人

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這樣真的合理嗎？

而往往需要協助越多者，收入越少，隨著

年齡的增加，協助需求增加、收入變少，

但是付費卻提高，社會正義何在？

臺灣政府有沒有思考需要高時數人力

支持需求的障礙者究竟要如何生活在社區

中，需要多少資源？有沒有明確的需求

與資源盤點和統計資料，以及如何逐步

達到這個目標？來實踐《身心障礙權利

公約》，保障身心障礙者有尊嚴生活的

權利。

（本文作者為使用輪椅［肌肉萎縮者］，

聘用外籍看護；現任障礙女性平權連線理

事長）




